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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孙子该无偿吗

第 一 次 说 起 给 婆 婆“ 带 孙
费”，是杨丽自己提出来的。

“婆婆从老家赶过来，要切断
原本的社交圈子，适应新的生活
环境，一个人承担起照顾宝宝的
责任，牺牲还是很多的。我们每
个月给她 5000 元，2000 元作为生
活费，另外 3000 元直接打到婆婆
卡上用于还他们在山西买的一套
房子的房贷。”杨丽说，这也是为
了保障婆婆的基本吃穿用度，让
她有点慰藉，不想让婆婆的牺牲
成为“理所当然”。

杨丽家是典型的双职工家庭
育儿模式，她是一名特教老师，丈
夫从事工程工作。孩子出生后，
婆婆从山西来到长沙，从孕期开
始照顾她，孩子出生之后也一直
在帮忙。直到现在孩子八个月
大，婆婆几乎承担了家庭中大部
分日常照料事务。

杨 丽 和 丈 夫 一 般 不 在 家 吃
饭，婆婆负责日常买菜、做饭、照
料孩子和其他家务。每个月的
2000 元只覆盖婆婆自己的菜钱，
多出来的部分则作为照料劳动的
补偿。

和杨丽自己主动提出给带孙
费不同，每月按时转账给婆婆的
辛苦费，是邵邵和丈夫在待产期
就商量好的。

在广州生活的邵邵，今年刚
生了宝宝。原本计划由自己母亲
在产假期间帮忙，没想到母亲在
她出月子前一天突然生病住院，
婆婆便从甘肃老家赶了过来。

“宝宝还没出生我跟丈夫就
商量好了，外婆过来帮忙带孙子，
每个月要给 2000 块钱的辛苦费。

后来外婆出了点意外，奶奶愿意
来照顾宝宝，也是一样的。”

婆婆从老家赶 来 帮 小 两 口
带孩子，努力克服水土不服、学
习 科 学 育 儿 的 知 识 、晚 上 带 娃
陪睡——邵邵看在眼里，也认为
这份付出应该被“标个价”。在她
看来，这笔钱不能被称为工资，也
不是在买断亲情，只是一种家庭
内部的情感确认：让婆婆知道她
的付出是被儿子儿媳看见的。

当然，也有老人主动提出，带
孩子，需要给一定的费用。

杨丽在孩子出生之前有询问
过自己的妈妈，妈妈要求“除了日
常 开 销 外 ，还 要 给 3000 块 辛 苦
费。”杨丽认为，妈妈的诉求和一
般传统观念不同，但也表示理解，
包括她妈妈在内的很多祖辈才五
十多岁，没到退休年纪，本身有工
作、房贷和生活支出，如果放弃自
己的工作来帮子女带娃，等于损
失一份稳定收入，子女补贴辛苦
费理所应当。

谈法律，不谈感情

并非所有家庭都能像杨丽家
一样默契。

当协商无效，一些老人便选
择了更强硬的方式——对簿公
堂。老人把子女告上法庭，索要

“带孙费”的案例，在十余年前难以
想象；而离婚案件中，原本聚焦于财
产分割的争议，也时有因“这些年谁
爸妈带得多”而卷入补偿诉求，演
变为财产与情感的双重清算。

“带孙费”不是一个严格意义
上的法律术语，法律层面也没有单
独的案由，它是近年司法实践中对

“祖父母代为抚养孙辈所支出的费
用及劳务补偿”的通俗说法。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简称《民法典》）第五编“婚
姻家庭”对此有明确界定。第一千
零五十八条规定，父母共同承担对
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义
务；第一千零七十四条则规定，祖父
母、外祖父母仅在父母死亡或无力
抚养时，才对孙辈负有抚养义务。

可见，父母的抚养义务前置
于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辈的抚养
义务，只有在孩子父母无抚养能力
的情况下，祖辈才应帮忙带孙。

上海市申同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律师刘桂娥处理过不少婚姻家
事案件。她表示，“带孙费”相关诉
讼不算家庭纠纷中的主流案件，而
是近几年才频繁出现且呈明显上
升趋势的一类案件。

刘桂娥指出，在法律框架里，
判断老人索要“带孙费”是否合理
的核心依据，通常是《民法典》中的
无因管理。“无因管理相关法条规
定，管理人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
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管
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
还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管理人因管理事务受到损失的，可
以请求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在带孙这件事上，父母有教
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
务，祖父母、外祖父母只有在特殊
情况下才有抚养权利和义务。因
此，老人带孙在一般情况下并非法
律强制的责任，而是一种“代子女
管理”的行为。

一旦这种照料劳动超出“亲
情纽带”或“临时帮忙”的范畴，老
人长期高强度地无偿照料孙辈、垫
付各类费用，便可以依据无因管
理，要求子女偿还必要支出，并酌
情获得劳务补偿。

权责重构

理不清的家庭账目背后，是
一场关于家庭责任的重新计算。

年轻父母有着可以量化的现
实压力。据国家统计局官网，截至
2025 年，中国双职工家庭比例在
70%以上。这意味着，大量的新手
父母除了早期孕产假以外，缺乏长
期稳定的育儿时间。而优质育儿
嫂市场供不应求、价格高且流动性
大。

与此同时，他们面对着工作
竞争、生活成本和越来越高的育儿
成本，如果一方辞职带娃，往往意
味着收入减半。于是，依靠时间灵
活、身体康健的祖辈帮忙照料孙

辈，成为双职工家庭最理想的育儿
模式。

在过去，老人帮子女带孩子，
常常被纳入一种主动牺牲和家庭
幸福的叙事。而“带孙费”争议的
出现，反映出老年人群体的个人意
识与心态变化。

主动向子女索要带孙补偿的
老人，计算的则是私人的时间和身
体。随着退休年龄延迟等因素，祖
辈带娃的舒适空间也在下降。比
如杨丽提到的“五十多岁的妈妈还
在工作还房贷”，也并非个案。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
研究所的姜全保认为，老人主体意
识增强是“带孙费”纠纷增多的原
因之一。他们不再完全接受无偿
奉献的传统。当隔代照料超出家
庭互助范围，部分老人可能通过法
律途径明确自身权益，使得家庭责
任重新分配。

长期以来，家庭内部劳动缺
乏合理的计算机制。

姜全保表示，中国家庭中，女
性长期承担主要的家庭照料工作，
育儿、家务等通常被认为是女性的
责任。下一代生育后，女性祖辈往
往也会成为照料孙辈的主要承担
者。

年轻父母往往更信任外婆或
奶奶的看护经验，老年女性基于对
子女的体恤，也倾向于将带孙视为
自身“母职”的延伸。同时，女性法
定退休年龄普遍早于男性，当孙辈
出生时，老年女性多处于刚退休、
身体尚健朗时期，成为家庭照料劳
动力中最先到位、最充裕的选择。

过去，这种付出依靠亲情纽
带维系。老人相信，自己帮助子
女，未来也会获得子女的照顾。但
随着家庭结构变化，这种传统的资
源交换关系正在发生改变。

越来越多年轻家庭成为独立
的小家庭，子女因为工作原因远
离父母，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不
再像过去那样紧密。与此同时，
老年人的生活方式也发生变化，
他们拥有日渐完善的养老保障，
有自己的生活安排，也更加重视
退休后的个人时间。

带孙，不再是必须接受的家
庭任务，而逐渐成为可以选择的
家庭帮扶。从这个角度看，“带孙
费”的出现，并不只是老人开始

“算账”。它更像是一种新的家庭
协商机制正在形成。

而身处这个社会中的家庭，
需要主动面对这场关于爱与责任
的重新谈判。 邢初

讨要“带孙费”的老人：

一场关于爱与责任的一场关于爱与责任的
重新谈判

15 年 20 万，平摊
到每个月，也就一千
块钱出头。但这笔钱
里，既有孩子生活费、
医药费、教育费等实
打实的现金支出，更
包含十五年里老人牺
牲的休息、健康和晚
年生活选择权。

实事求是地说，
大量年轻父母受困于
现实分身乏术，养大
一个孩子，只能“举全
家之力”。不少祖辈
也 心 甘 情 愿 扛 起 担
子。这份天伦之乐，
在老人眼中是金钱换
不 来 的 。 也 正 因 如
此，绝大多数家庭里，
老人都不会和子女计
较这笔账。但这绝不
意味着祖辈的付出就
是“理所应当”。

《民法典》写得清
清楚楚：抚养未成年
子女的第一责任人，
是孩子的父母。祖父
母、外祖父母仅在孩
子父母死亡或丧失抚
养能力这两种特殊情
形下，才负有法定抚
养义务。在这起个案
中，据徐女士描述，儿
子 自 从 与 前 妻 离 婚
后，长年在外，从未对
孩子尽过教养义务。
所以，案件最珍贵的
价值，不在于 20 万元
这个数字，而在于重
新校正很多家庭里错
位 的 责 任 认 知 。 北
京、福建的类似“带孙
费”纠纷，经法院调解
后，涉事老人也获得了
补偿，说明老人独自兜
底养孙子、替儿女扛责
任，早已不是个别家庭
的困境。当然，我们也
不必走向另一个极端：
所有老人帮忙带娃，都
要明码标价、签劳务合
同等等——亲情依然
是家庭的底色。这些
案例传递的不是“一家
人非得把钱算清”，而
是一条底线：父母的养
育责任不能转嫁，长辈
的付出值得被看见、被
尊重，长期无偿代劳不
能被视作理所当然。

亲情可以柔软，
但责任不能模糊。互
相体谅的前提，是守
住各自的责任边界。
别让无偿的帮忙，变
成无尽的负担；别让
本该发自内心的感谢
和体谅，最终被算成
无奈的“糊涂账”。

亲情可以柔软

责任不能模糊
□龙晓章

帮儿女带孙，要“价”36万元。
2026 年 4 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佘山法庭审结了一起民事案

件，文书称 4 个月前，年近七旬的徐女士将亲生儿子告上法庭，索要 15
年来的“带孙费”，共计 36万余元。

在徐女士的陈述里，儿子自从与前妻离婚后，长年在外，从未对女
儿尽过教养义务。多年来，孙女的生活费、教育费与医疗费等，都由徐
女士独自承担。2026年 1月，在法院的多轮调解下，徐女士的儿子将 20
万元存款打入以孩子名义设立的账户，作为对母亲过往抚养支出的一
次性补偿。

几乎在同期，北京与福建也公开了两起“带孙费”相关事件。
3月，福建长汀县法院调解一起纠纷：张老先生因女儿长期在外打

工，自 2016 年起抚养外孙女长达 9 年，负担其生活费、教育费等大量支
出。后因年迈体衰、经济压力增大，起诉女儿要求补偿。经调解，女儿
分期补偿张老先生 9.5万元。

4 月，北京市通州区法院审结一案：一对夫妇自孙女 1 岁起承担其
日常生活、兴趣班及医疗等全部开销，后将儿子儿媳诉至法院，索要垫
付的抚养费 32万元。经核算，法院最终判决孩子父母支付 12万余元。

这三起时间相近的“带孙费”案件，映射出一个长久以来被折叠的
议题：老人帮子女带孩子，究竟是天经地义，还是一种需要被补偿的照
料劳动？


